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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很喜欢齐秦的歌曲《北方的狼》。齐秦仿
佛是狼的化身，独自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在困境里坚守
本心，用坚韧倔强对抗着世界，去追求心中理想的天
地，寻找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近日，观看纪录片《重
返狼群》，让我再次想起了齐秦歌中那远去的孤狼身
影，看到了孤狼的荒野救赎，更读懂了对理想的执着追
寻。爱，是自由的归途。
  《重返狼群》讲述的是狼王遗孤格林被画家李微漪从
若尔盖草原救回城市喂养，后因不适应城市生活，被带
回草原并最终成功回归狼群的历程，也是人与动物平等
相爱、相互依存、情感共鸣、共患生死的故事。
  李微漪把出生仅5天的格林带到成都的家，它一天天
逐渐长大，狂野的本性和嗥叫的习性开始显现，不再适
合圈养在城市，怎么办？狼是群居动物，独居无法存
活。李微漪和男友想妥善安置格林，便计划把它送往动
物园，但看到动物园被关在笼里的动物，他们心里清
楚，真正的爱从不是将其关在笼子中，剥夺它最宝贵的
自由，这绝不是格林最好的归宿。无奈之下，他们不惜
一切代价，再次带着格林来到若尔盖大草原，回到它的
出生地，等待它的同伴，让它实现身心自由，真正重返
狼群。弱肉强食是动物的生存法则，在等待狼群出现的
日子里，他们请草原上的牧民盖起了一座小屋，定居在
草原，每天训练格林适应自然环境、掌握捕猎生存技
能，让它追逐自由的风。
  草原上冰天雪地，没有食物充饥，李微漪偷拿了格
林藏匿雪中的野兔，事后于心不忍，便埋了两块饼干权
当置换。狼心也是肉长的，格林读懂了她的心意，依旧
把猎物放在老地方，好像一个养家糊口的顶梁柱。李微
漪看着此情此景，不由发自肺腑地感叹：“格林，你是
狼中人，而我们成了人中之狼。跟你走进荒野，才知道
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陪你饿过了，才懂得珍惜。我
看见你捕猎时的虔诚，不是我要杀，而是我要活。”看
到此处，我蓦然懂得了在生态中一环扣一环的食物链，
懂得了众生平等，懂得了人狼共舞于天地间。
  格林重返狼群的道路并不顺畅。它第一次尝试着加
入狼群，被同类咬得遍体鳞伤，只能夹着尾巴，垂头丧
气地回到草原小屋。李微漪没有抱怨，没有气馁，她宛
如一位伟大的母亲，用博大的胸怀重新接纳并拥抱了格
林，在大本营为它疗伤，继续等待合适的机遇。
  一次，李微漪与格林外出时，不慎崴了脚，失足陷
入冰河。危难之中见真情。半小时后，神奇的一幕出现
了，如梦似幻：格林从草原深处牵来了一匹牧民的马，

把缰绳叼给李微漪，还贴心地用头拱她、推她，用身体
辅助她上马。李微漪骑在马上缓缓往回走，心里暗自思
忖：“格林，如果我们终将分离，我多希望时间能慢一
点，再慢一点，就这样陪着你一路走下去，我想为你写
一部真正的只属于你的格林童话。”这分明是知音间的
私房话，也承载着浓郁的爱与暖的母子情深。
  经过漫长的等待，白雪皑皑的草原上，终于再次出
现狼群的踪迹，格林的嗥叫与群狼对上了暗号，它们接
纳了这位特殊的同伴。
  情再深，意再浓，心再不舍，也有分别之时。放
手，才是最深的爱。李微漪必须把格林交给时间、交给
自然、交给天意。影片里，撕心裂肺的别离场景，令人
动容。李微漪哽咽着对格林说：“走吧，勇敢一点，妈妈
看着你走……”格林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那无助不
舍的眼神，仿佛凝结着前世今生所有的喜怒哀乐。它一
步三回头，李微漪唯恐它错失与狼群的最后一次机会，
含着热泪一遍遍地对格林大吼大叫：“走啊，走！走！”
泪眼朦胧中，格林奔向远方，奔向属于它的狼群……
  荒野危险丛生，哪有被人类庇护的圈养更安全？男
友疑惑不解地问：“还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的？”李微
漪却平静理性地回答：“自由。”她把恋恋不舍的目光再
次望向格林，那个越来越小的背影，再次深情告白：“孩
子，走吧，别回头，一定要活下去，记住我们爱你！”
  母亲对孩子真正的爱就是放手，为他们铺平脚下的
路，给他们无尽的自由，让他们在风里自由奔跑、任意
遨游，在风雨里经受磨炼、艰难跋涉，最终活成属于他
们的模样。
  影片里，那张由620张狼皮拼成的大氅让人终生难
忘。凝视着正在兜售的它，我仿佛看见620双狼眼正在凝
视着人类的贪婪与残酷，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重返狼群》既展现了人与动物的生存密码、和谐
相处，也传递了珍爱动物、敬畏自然的永恒主题。很多
时候，爱是双向的奔赴，爱是心灵的守护，爱是
自由的归途。李微漪和格林用彼此陪伴，
互相成长，互相温暖，共同演绎了一
曲爱与自由的交响曲，响彻天
地之间。

一枝野花
便可奉我满心敬爱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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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辗转，今停下奔波
静心，细细温习过往
唯有这份无言沉静
最能教我心生谦卑
温热触感自肌肤漫散

我缓缓接纳这份冷热交织
此刻眼底万物
全然是你的模样

素夏寄怀
□孟海英

盛夏的绿豆汤

  小暑前一天，母亲从老家打来电话。
  “天热了，记得煮绿豆汤。”她说，“别放太多
糖，喝太甜的不解暑。”
  我说“好”。挂了电话，却把这事忘了。
  小暑这天，我从单位出来，天还亮着。拐进小区门
口的超市买西瓜时，碰见了楼下常浇花的那位老太太。
她正蹲在角落挑绿豆，一捧一捧地抓起来看。
  起身时，她的腿有点抖，扶着货架站了一会儿，才
稳当。老太太从口袋里掏出钱，仔细展开递给老板，把
绿豆装进自己的布袋里，扎紧口子，夹在胳肢窝底下。
  “给孙女煮的。”她冲我笑了笑，“她放暑假，住
我这，天热胃口不好，得煮点东西给她清清胃。”
  我提着西瓜跟在她后面走，她走得很慢。到单元门
口，老太太停下来喘了口气，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对
我说：“估计你们年轻人也懒得煮绿豆汤，我晚上多煮
点，给你端一碗。我住102。”我刚想说不用，她已经进
去了。
  傍晚7点，门被敲响了。老太太端着一个搪瓷碗站在
门外，绿豆汤还是热的，上面漂着几朵干桂花，清清的
香气在她手里冒着白汽。她说：“放凉了再喝，我放了
一点冰糖，不腻。”她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锅里
还有，不够再来盛。”我心里一暖，连连道谢。
  小时候，每年小暑前后，母亲都要煮绿豆汤。她站
在灶台前，用勺子轻轻搅动，锅里冒着细细的泡泡。那
种甜，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那种，是温热的、带着柴
火气的。
  外婆也煮。
  外婆煮绿豆汤用砂锅，小暑那天一大早就放在煤炉
上，小火慢慢煨。她坐在小板凳上择菜，时不时起身去
搅一下。那汤被煨了一整个上午，豆子全化了，汤是浑
浊的褐色。她喜欢往里面放一把干薄荷叶，说是喝了凉
快。外婆走得早，后来母亲一直想复刻那个味道，但她
试了很多次都没成功。

  “你外婆用的薄荷，是野地里自己摘的。”母亲
说，“现在买不到那个味儿了。”
  邻居老太太送的那碗绿豆汤，我喝了很久。碗沿上
沾着几粒干桂花，我用手拨下来，放进嘴里，甜已经散
尽了，只剩一点涩涩的花香。
  天渐渐黑了，窗户开着，楼下园子里的丝瓜藤在风
里轻轻摇。蝉还在叫，声音比白天低了一些。小暑的夜
晚，蝉是主角。但在这蝉鸣下，还有别的声响——— 汤在
锅里咕嘟，蒲扇摇动，拖鞋踩在水泥地上，细微而
踏实。
  我把碗洗了，擦干，犹豫了一下，还是出了门。敲
开102室的门，老太太正在擦灶台。我说：“碗还您，谢
谢。过些天大暑了更热，到时候我煮些酸梅汤，也给您
送来尝尝！”
  老太太笑了，接过碗，随手往灶台上一搁：“行
啊，那我不客气了。”她转身去够灶台深处的一个玻璃
罐，扭开盖子，递过来：“桂花，你拿一点回去，煮酸
梅汤放几朵，香。”
  我伸手抓了一小撮，她嫌少，又给我添了一把，塞
进我手心里。香气在指尖散开来，桂花干干的，但一搓
就碎了，粘在皮肤上，很久都洗不掉。我攥着那把桂花
回了屋，打开柜子，找了一个干净的瓶子装进去。瓶子
不大，桂花开得很满，挤挤挨挨的，隔着玻璃看，黄澄
澄的，像把傍晚的一小片光收了进去。
  后来的夏天，我煮过很多次酸梅汤。每次揭开锅
盖，热气扑上来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傍晚——— 碗是热
的，门是开着的，邻居老太太回头说“锅里还有”。
  有一次，母亲来城里看我，打开柜子找东西，看见
了那个瓶子，拧开闻了闻，问哪来的桂花。我说楼下老
太太给的。
  母亲把瓶子盖好，放回原处。过了一会儿，她忽然
说：“你外婆以前也爱把桂花装瓶子里。”又说：“她
那些桂花，也是别人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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